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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漫畫大師張樂平一生中創作了無數漫畫作品，其中尤以
《三毛流浪記》最打動人心。事實上，六十多年前，三毛正是從《大公
報》開始了自己的流浪之旅。

張樂平筆下的三毛1935年就已誕生，但彼時的三毛尚未形成系列。
1947年初的一個寒冷的夜晚，張樂平在上海的一條小弄口偶遇了三個被
凍得瑟瑟發抖的流浪兒，雖然孩子們圍着小爐子烤火取暖，但他們在寒
風中的樣子卻讓張樂平記憶深刻，由此他萌生了創作流浪兒的想法。同
年5月，《大公報》當時的總編王芸生請張樂平以畫一套漫畫。

在收到創作邀請後，張樂平欣然允諾創作一套以流浪為主題的三毛
系列漫畫。張樂平的三女兒張朵朵回憶，為創作好三毛流浪系列漫畫，
張樂平特意找到了上海流浪兒最多的地方 「鄭家木橋」。 「父親稱那些
孩子為 『小阿弟』，他原想還流浪兒交朋友，孰料竟沒有孩子搭理他。
回家後父親才想起來，自己穿西裝的樣子讓流浪兒誤認為是有錢人。」
她說，第二天張樂平特意換上了老舊的衣衫，並買了大餅油條送給流浪
兒，經過一段時間交往，孩子們和張樂平成了朋友，
而發生在這些流浪兒童身上的各種苦難故事，亦逐漸
透過張樂平的作品呈現出來。

大公報連載引起轟動
1947年6月15日，《大公報》在其第三版上連

載張樂平的最新創作《三毛流浪記》，該系列作品
從三毛的視角揭露當時社會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
死骨」的現實，甫一登場即在全國引發震動，
《大公報》當年同時擁有滬版、津版、渝版、港
版，三毛很快便風靡全國，並從此被海外華人華
僑所熟知喜愛。張朵朵說，宋慶齡在閱讀過《大
公報》連載的《三毛流浪記》後非常感動，她特
意在上海 「燕雲樓」款待張樂平和《大公報》的

副刊編輯，宋在席間更激動地對張樂平說 「你為流浪兒做了件大好事」
，並倡辦 「三毛樂園」以幫助貧苦兒童。

《三毛流浪記》大膽反映了深刻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引起社會強烈
反響，也使讀者得到共鳴。《大公報》銷量明顯上升，連大街上閱讀欄
每天都擠滿了人，刊出的《三毛流浪記》都被那些買不起報紙的流浪兒
從貼報欄裡 「挖走」。

激發人間社會同情心
當年，大公報館的接待室裡，經常要接待不少讀者，他們或者埋怨

買不到當天的報紙，或者詢問三毛以後的遭遇，或者徵求如何獻愛心幫
助三毛脫離困境。在那些日子裡，三毛成為全國百姓最為關注的人物之
一。不斷有讀者寫信給《大公報》對三毛表示關心，更有甚者還寄來資
助錢款和衣服指名給三毛。

時任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說，《三毛流浪記》不但揭露了人間的冷
酷、殘忍、醜惡欺詐與不平，更可貴的是它還在刺激着每個善良人類的

同情心，尤其是培養着千千萬萬孩子們的天真同情心！
1948年3月《大公報》應各地讀者要求

，將《三毛流浪記》集結成冊出版，總編
王芸生亦在當月 23 日為《三毛流浪記》撰
寫了序言。自首次在《大公報》上連載，
直至1949年4月4日刊出《三毛流浪記》的
最後一幅作品 「理想與現實」，《大公報
》在這段時間內陸續出版發行了四冊漫畫
單行本。

【本報上海十日電】

今日外公紀念館開幕，鵝毛大雪。35年前，我呱呱落地，屋外
也是飄着鵝毛大雪。

我剛出生，大舅張融融即從醫院趕回家，在紅紙上寫下了 「特
大喜訊，朵朵生了個胖小子」，貼於家中門口。外公大喜，為我取
名 「詹勝」，寓意 「戰勝四人幫」，眾人叫好。

後來香港朋友們聽到我的名字，或稱讚很有型，或調侃 「像蠱
惑仔」，我總是一笑了之，因這裡包含了那一代文化人的辛酸。

由於父母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兩歲後被託付給家裡老人撫養。
第三代中，父母不在身邊的就我一人，因此外公外婆對我格外地愛
惜照顧。外公對我的教導，總括來說 「無羈」二字。我生性頑劣，
時常闖禍，但外公從無打罵過我，只是讓我閱讀家中書籍，自己體
會，並以身作則，潛移默化地讓我學會做人處事的道理。

印象最深的是，小時候我自己常被外公當成是 「小三毛」。外
公晚年畫三毛的時候，動作想不出來怎麼安排好，就會找我來當模
特兒。他作畫極快，我一擺姿勢，他抬頭看看，寥寥數筆後，三毛
便躍然紙上。我小學兩年級時，出版社要重印三毛流浪記，外公還
特地要我用稚嫩的兒童體寫下「三毛流浪記」幾個字，用來做書名。

此外，外公為人寬容，最看不得別人受苦。而看待普通百姓或
國家領導人，都是一視同仁，不卑不亢。

記得曾有素未謀面的落魄讀者攜妻小慕名登門造訪，談及失去
工作，無力撫養兒女，外公即贈錢救濟。

「文革」時，紅衛兵曾逼我外公撕毀三毛畫作，棄於樓下焚之
。 「文革」後，一名曾參與焚畫的紅衛兵上門道歉，母親張朵朵不
願意倒茶招待，說那人太壞。但外公卻非常客氣地與之相談，事後
說，過門都是客，知道錯了就好。

最後一次見外公，是我初中將赴香港時，他已在華東醫院留醫
，我帶了一塊手表，外公躺在病床上說，年紀輕輕不要戴手表，做
人要樸實，並再三叮囑我要雪中送炭，不要錦上添花。

如今，我在曾經與外公大有因緣的《大公報》工作。憶及兒時
種種，歷歷在目，一言難盡。作詩一首，抒緬懷之情：

橫窗雨戀樹枝巔，落地風翻葉亂旋。
歸燕初鳴朱閣上，浮萍常泊碧湖邊。
花開嶺表人千里，身在鑪峰客十年。
昨夜迷離深巷夢，傷心怕見故園煙。

【本報上海十日電】

張樂平的子女、生前友好
等共計二百餘人出席了今天的

開館儀式，本港著名導演王家衛亦
作為親友，特地從香港飛至海鹽參加開館
禮。

張樂平幼子張慰軍全程參與了張樂平紀
念館新館建設。他介紹說，張樂平紀念館於1995年11

月開館，館名是由文壇巨匠巴金先生題寫，新館則在去年底
完工。1926 平方米的新館設置了張樂平生平展廳、遺作展廳、公
共展廳、少年兒童活動區、創作研討室等集中文化研究、地方文獻

寶庫等於一體的多媒體展示空間，希冀新館能為所有熱愛三毛的朋友展
現一個完整、真切的 「三毛之父」。

陳至立夏寶龍函賀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陳至立和浙江省省長夏寶龍為張

樂平紀念館新館的開館發來賀信。
陳至立在賀信中寫道： 「張樂平對兒童的無比熱愛和對弱勢群體的深切同

情，以對真善美和藝術的執著追求，創作出大量優秀的、富有時代特徵和親和
力的作品，他塑造的 『三毛』形象更是陪伴了我國幾代人的成長。他為中國漫
畫藝術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也為少年兒童教育發揮了積極作用。」

夏寶龍則在賀信中說： 「張樂平先生是傑出的漫畫大師，創作的大量優秀
美術作品深受讀者特別是少年兒童喜愛。張樂平紀念館自成立以來，大力宣傳
其作品和思想，努力滿足群眾藝術文化需求，在推動漫畫文化研究、開展愛國
主義教育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大師遠去風采長存
新館展廳有多媒體系統滾動播放大師的電視紀錄片。新館還特闢專區，陳

列了張樂平先生的精品力作，以及歷年出版的畫集。在 「張樂平生平展廳」，
新館用三毛作品的各種版本，打造了一堵色彩繽紛的 「作品牆」。大師生前常

戴的帽子、搜集的各種民
間玩偶、經常使用的文房四寶等遺物，
無聲地述說這位平民畫家的風采。

在生平展廳中，最引人關注的當屬
西側展柜中一雙僅幾厘米的小棉鞋。張慰軍透
露，父親所創作的流浪兒三毛，引起了讀者的共鳴和關愛，這是感性的讀者為
三毛製作的小棉鞋，這裡還陳列了《大公報》連載《三毛流浪記》期間所收到
慰問三毛的大量讀者來信。

「父親的作品講求簡練，因此我們在布置新館時特別注重設計的簡介。」
張慰軍坦言，新館入口處牆上的張樂平自畫像是大師1941年的作品， 「這幅畫
是父親當年最鍾情的自畫像之一，因此我們將其挑選出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當年這幅畫在報紙上刊登後，有媒體載文 『張先生若不畫漫畫，他一定能成為
中國的畢加索』」。

有人說， 「張樂平手中的漫畫筆，是解剖社會的手術刀」，此言不虛。大
師正是以三毛兒童的天真，向社會的不滿狀態投以譏刺。

抗日救亡以筆為槍
隨着新館的開館，關於張樂平 「以筆做刀槍，畫家上戰場」投身抗日的一

段秘辛亦浮出水面。 「『七七事變』爆發後，父親參與並發起成立了上海漫畫
界救亡協會，並着手編輯《救亡漫畫》。」張慰軍透露，同年8月13日淞滬抗
戰在上海打響，父親和葉淺予、胡考、特偉、席與群、陶今也、梁白波等隨即
組織救亡漫畫宣傳隊趕赴南京舉辦畫展宣傳抗日，當時宣傳隊的領隊是葉淺予
先生，而父親則是副領隊。此後，宣傳隊又加入了不少知名的中國畫家。

張慰軍說，中國空軍於1938年5月20日 「空襲」日本本土，當時飛機上攜
帶的並非炸彈而是抗戰宣傳單，這些傳單上均配有漫畫宣傳隊繪製的漫畫。傳
單紛紛撒向長崎、福岡、久留米、佐賀等地，成為日本開國以來被他國飛機襲
擾本土的首次記錄，空襲散發的傳單總數不下百萬份。1939年初，日本漫畫界
在一次會議上承認， 「我們被中國漫畫界打敗了」。

中國傑出漫畫大師張樂平逝世至今已20載
。儘管大師已離我們遠去，但這位 「三毛之父
」 用畫筆留給這個時代的歡樂與震撼卻清晰如
昨。為紀念大師逝世20周年， 「張樂平紀念館
」 新館開館儀式今日在大師的家鄉浙江省海鹽
縣舉行。

【本報記者王志民、倪巍晨上海十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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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從《大公報》開始流浪之旅
本報記者 王志民 倪巍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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